
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 ①

———以北京美发业劳动分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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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研究引入社会想象的概念来重新理解交会性，以批判性地回应交会

性研究范式中围绕身份问题所产生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立场之间的争论。以北

京美发业为例，本文分析发现，其劳动分工体系是围绕性别与年龄的交会展开的。

而社会想象作为一种结构力量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中介机制，在形塑劳动分工体系

中扮演着建构性的角色。它一方面建构了交会性劳动分工体系和两性职业发展空

间，另一方面又形塑了从业者不同的个体生命体验。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展现了结

构力量与个体能动性之间互动、协商与再造的过程。文章结尾进一步讨论了将社会

想象引入交会性研究范式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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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想象交会性

交会性 ( intersectionality) 是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最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被称为

“女性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 McCall，2005) 。最近几年，国内学界开始陆续发

表关于交会性研究的综述文章 ( 苏熠慧，2016a; 郭爱妹，2015 ) 与实证研究 ( 苏

熠慧，2016b; 杜平，2017) 。然而随着交会性范式的广泛应用，交会性的语言似乎

取代了交会性分析本身，抽象的身份概念取代了真实的生命经验本身。交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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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试图挑战的本质主义的身份概念反而被悖论地强化了 ( Schueller，2005; Pura，

2012) 。为了批判 性 地 回 应 交 会 性 研 究 中 的 这 种 问 题，本 文 试 图 引 入 社 会 想 象

( social imaginary or imagination) 的概念来切入交会性中关于身份问题的讨论，以重

新“想象”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交会性研究，来弥合不同的立场关于身份与社会规范

的争论。

简单地说，交会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论或者方法论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分

析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权力差异或限制性规范之间的互动———这些权力差异与规范往

往是基于性别、阶级、种族等被话语性地、制度性地、结构性地建构出来的社会文

化类别———以及这种互动是如何形塑社会不平等与社会不公正的 ( Lykke，2010:

50—51) 。然而有学者批判交会性研究 “还没有在身份或主体性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看法，就着力于描绘二者如何形成” ( 转引自苏熠慧，2016a) 。一些学者强调个体

叙事，并将身份的研究付诸对于知识谱系的探究和语言的考古挖掘 ( Cole，2009:

561) 。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受到了交会性流派内部的强烈批评。反对者认为身份

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将重点转移到对个体经验的凸显，脱离现实经验，对改变边缘性

女性的无权地位、推动社会变革毫无帮助。他们认为关于身份的讨论应该放在更加

宏大的社会图景中，并打破身份和结构的二元对立。同时，也有人批判交会性流派

的学者总是试图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将不同的身份切割出来分析，而这种切割在现

实世界个体身份的纷繁复杂和彼此交织中并不容易，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交会

性流派在身份问题上的张力 ( 苏熠慧，2016a) 。简言之，现代主义的立场试图强调

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的力量，而这种强调往往会带来将身份类别本质主义化的风险;

后现代主义立场试图强调个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而这种强调又会容易陷入丧失政

治性的极端个体主义的泥淖。

为了回应交会性范式关于身份问题的不同立场，本研究试图引入社会想象的概

念。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部分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开始从社会

想象的维度来理解当代社会。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大概是安德森所谓的 “想象的共

同体”了。他认为当代社会所谓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基于一种自我认同，是认同为该

民族国家成员的集体想象的结果，正是这种社会想象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集体身份的

可能 ( Anderson，1983) 。泰勒则将“道德秩序”与“社会想象”区别开来，以理解

西方现代性。道德秩序是指社会精英所主张的政治哲学思想，而社会想象则主要是

指普罗大众通过图像、故事与传说所共享的想象。泰勒认为，社会想象不仅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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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造了条件，更构成了作为社会生活基石的 “常识”本身 ( Taylor，2003) 。如

果说安德森和泰勒着重于探讨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等宏大议题的话，阿派杜瑞与卡斯

特瑞迪斯的思考则侧重于微观层面。阿派杜瑞 ( Appadurai，1990) 认为当代社会中

的社会想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组织领域、一种能动性之所在与全球化定义的

可能性领域之间的协商。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建构性的角色，因为真实的社会生

活诞生于主体想象的可能性中，而非特殊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形式中。类似地，卡斯

特瑞迪斯 ( Castoriadis，1998) 认为社会想象在本质上是社会的，是超越个人的，是

一种文化精神; 它会生产出组织人类行为、强化社会关系的表意。我们所谓的现实

与理性都是社会想象的产物。

作为社会共同体与社会生活存在的基石 ( Anderson，1983; Taylor，2003 ) ，社

会想象规定了社会实践的 “可能性领域” ( Appadurai，1990) 。因而社会想象是延续

或是中介社会结构的规范性力量，通过内化的形式影响个体生命经验。同时，社会

想象又是通过个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才能得以实现: 正是主体想象的可能性构成了

社会想象本身，同时也构成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得以出现的基础 ( Appadurai，1990) 。

一方面，社会想象会根据现存的社会规范组织人类生活、强化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

它又需要借助主体的能动性才能表达出来，因而也蕴含了偏离、挑战，甚至超越规

范的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派杜瑞才认为社会想象构成了 “一种能动性之

所在与全球化定义的可能性领域之间的协商” ( Appadurai，1990) 。

显然，我们可以将不同的权力维度或身份种类当作是一种社会想象，来检视不

同的社会想象是如何中介结构性力量与个体生命经验的，事实上，已经有研究分别

检视了作为社会想象的性别 ( Channa，2013) 、年龄 ( Gilleard ＆ Higgs，2013) 及其

分别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形塑，但是还没有研究者试图将之与交会性范式结合在一起。

笔者试图引入“社会想象”的概念，通过对北京美发业劳动分工中性别与年龄之交

会的考察，来回应交会性研究范式中现代主义立场和后现代主义立场之间的矛盾。

二、性别与年龄的交会性

随着最近十几年来“交会性”研究范式的日趋流行，年龄也被纳入了交会性所

处理的包括性别、阶级与种族等在内的不同权力维度之中 ( Yuval-Davi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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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elds，2008) 。一部分学者试图呈现性别与年龄的交会对个体生命经验带来的消极

影响。他们重点讨论性别视角下的老龄化问题以及老年男性和女性边缘化的生命经

验 ( Calasanti ＆ Slevin，2006; Calasanti，2007; Krekula，2007 ) ，以及 “不成熟”

的年龄阶段 对 作 为 性 别 化 主 体 的 青 年 与 儿 童 生 命 经 验 的 形 塑 ( Phoenix，1997;

Ｒobson，2004; Taefi，2009) 。另一种研究路径则重点关注了性别与年龄之交会的赋

权力量。这些研究者看到了不同的性别与年龄的交会在不同的情境中对于不同群体

的赋权作用。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身上。这些研究指出，较

小的年龄与女性性别的交会虽然可能成为限制这些年轻女性发展的因素，但是也往

往能够为她们提供挑战传统性别规范、重新定义性别身份，甚至是追求更好的物质

生活的资本，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 “打工妹”群体的讨论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 ( 何明洁，2007; Lee，1998; Hanser，2005; Gaetano，2015) 。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首先，这些研究倾向于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处理性别与

年龄，倾向于以身份代替真实的身体、以规范理解鲜活的经验，因而没有能够很好

地把握真实生命经验的动态性、情境性与不确定性 ( 苏熠慧，2016a; Pura，2012) 。

其次，上述研究缺乏两种性别之间的比较视角。这样的研究路径将男性与女性的生

命经验分离开来，而忽视了性别本身的关系性的特征 ( 罗牧原、陈婉婷，2017 ) 。

本文主要以男女两性的关系性视角来检视社会想象机制，同时也侧重于女性主体的

分析。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现存文献更多是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分析

劳动分工与两性职业发展，侧重于女性主体分析可以更好地与现有研究进行学术对

话; 另一方面，传统劳动分工研究主要关注女性的边缘化位置，以得出性别不平等

的结论。而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视角，关注的是结构性力量与主体能动性的互动关

系，特别是主体能动性力量。本文呈现女性不同的自我想象及其背后的能动性，可

以更好地反映女性主体鲜活的生命经验及其与结构性、规范性力量的互动过程。

为了批判性地回应上述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北京美发业劳动分工的考察来展

现社会想象在性别与年龄之交会中所扮演的建构性角色。下文中，笔者将以性别与

年龄的交会性为主轴，呈现美发业日趋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笔者将指出，围绕着

性别与年龄的交会性所产生的多重社会想象对于我们理解这种劳动分工体系至关重

要: 它反映出作为社会规范性力量代言人的社会想象与作为主体能动性表现的自我

想象之间的复杂互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影响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从业者的

不同职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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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及案例概况

为了回应本文关于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的理论关切，本研究以北京美发业的劳动过

程和劳动分工为例，分析纳入年龄维度的劳动性别分工体系形成背后的社会想象机制。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比较个案研究，观察北京 A 理发店和 B 美发店的劳动

分工机制，并分析从业人员性别与年龄交会性的社会想象。A 理发店是原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国营理发店，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市场化改制后，成为国营职工控股的 A

理发有限责任公司。2000 年后，该公司成立众多加盟店，既采取连锁经营管理方

式，又保留计划经济体制国营店管理传统。A 理发店具有稳定顾客群，集中在消费

水平较高的中高端人士。而 B 美发店是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中国美发界领军品牌，

被誉为“亚洲第一发廊”，在中国美发业有着重要影响。B 美发店成立于 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后采取现代连锁经营方式，在全国各地发展出近千余家连锁店，在规模、档

次、效益等方面在行业内均处于领先地位。B 美发店倡导以尖端时尚潮流技术引领时

尚美丽，并成立了自己的专业培训教育学校、造型设计公司、美发核心产品销售等多

个机构。这两家美发机构分别代表了理发业的传统和现代模式，都具有一定规模的从

业人员、稳定的顾客群体、服务业的核心理念和管理制度，虽然在劳动过程和分工体

系上有所不同，但都呈现出分工体系的细致复杂、层次链条清晰完整的特征。本文选

择在历史背景、经营方式、风格特征上各具特色的 A 理发店和 B 美发店为研究案例，

以期更好地说明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机制对劳动分工的建构作用。

笔者在 2009 年到 2011 年上半年间分别以研究者和顾客的角色，对两个美发机

构的劳动分工情况进行参与观察，重点包括分工等级、岗位职责、劳动时间、服务

模式，以及从业人员与雇主、顾客的互动方式等。笔者进入调查机构的方式主要是

通过熟人介绍，首先访谈了 A 和 B 美发店的经理，然后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接触其他

从业人员。具体资料收集方法主要采用的是质性研究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本

研究对 37 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包括 25 名美发业从业者，4 名雇主和 8 名顾客。

这 25 位被访的从业者按性别与年龄 ( 以 23 岁和 30 岁为分界①) ，进一步划分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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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别，具体包括青年男性 6 人，中年男性 5 人，年长男性 3 人，青年女性 5 人，

中年女性 3 人，年长女性 3 人。出于研究伦理的考量，本文将被访者的可辨识信息

做了匿名处理，而被访者的年龄、工作等基本信息都是指访谈进行的时候其所处的

情况。

四、美发业劳动: 基于性别与年龄的劳动分工

A 理发店与 B 美发店的劳动过程虽然标准不同，但都经过不断地细分，形成了

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转型的理发店，A 理发店具有细致

的劳动分工和工作流程，特别重视分工的技术化等级。在纵向等级序列上，分为清

洁工、前台接待、理发学徒、理发师助理、理发师 ( 初级、中级和高级) 、新概念

发型设计师、国家级发型设计师、分店店长、总经理; 在横向分工上，分为男活和

女活，提供根据男女不同美发要求的精细化服务。例如男活中的剪发和刮脸，女活

中的剪护染烫发，都按照工序的等级设置了具体、精细的工作流程。男活中的刮脸

是 A 理发店各工种中最体现理发基本技术的，体现 A 理发店区别于其他理发店的传

统特色。从剪护染烫发和发型设计来看，A 理发店主要精于剪发系列技术，这是其

区别于市场化之后成立的美发店的重要技术区分标准，并且其剪护染烫服务是按照

市场化的需求设立的，不是特别追求时尚性。

B 美发店不满足于一般美发店理发分工的经营模式，转而采取以服务顾客为导

向、以发型设计为主的经营策略。他们不仅将服务分为干洗、剪发、烫发、染发、

护理、头皮保养、造型设计、整体形象设计等诸多不同的种类，而且还将服务过程

进一步细化。顾客上门以后，会先后经历更衣与洗发、茶水面巾、按摩、沟通并选

择服务类型 ( 如剪发、洗护染烫发等) 、发型设计、接受服务、冲洗、吹风定型等

不同的服务阶段。这样精细化分工方式，一方面，可以为顾客提供更专业、更细致、

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另一方面，也根据对技术和时尚元素的不同掌握程度创造了更

多的岗位和更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不同级别的岗位也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工资待遇、

劳动时间、工作强度、等级地位和职业发展空间等。在 B 美发店的分工体系中，前

台接待和理发学徒是底层的职位，负责简单地沟通和打杂。其次是发型设计师助理，

主要负责协助发型设计师工作，进行烫染和护理等操作。而更高一层是发型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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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需要积极和顾客沟通，设计出顾客满意的发型，提供各种美发服务，并指导发型

设计师助理。设计师包括普通、高级、首席发型设计师和整体造型设计师，每一档次

的技术、时尚水平、经验与价格都各不相同。最后，美发店店长一般是从员工晋升上

来的，属于美发店的管理层，决定着其他雇员的工作安排和职位调整。同时，B 美发

店除了有依据技术与时尚的劳动分工序列，还有一套管理职位的等级序列，按照从低

到高的管理职位，分为前台经理、执行经理、店长、区域经理和总经理。

尽管有上述差异，但 A 与 B 这两个不同类型的美发机构的劳动分工体系都是围

绕着性别与年龄两个维度展开。为了更好地呈现性别与年龄之交会的复杂性，笔者

按照性别与年龄两个维度，根据男、女两种性别与老、中、青三个年龄组别，绘制

出一个由六个子空间组成的矩阵来表现性别与年龄的交会性。本文将分别讨论这六

个子空间所代表的亚群体，以更好地呈现性别与年龄在不同情境中的交会性及其对

个体生命经验的影响。如表 1 所示，青年女性 ( 18 ～ 22 岁) 在理发店主要负责前台

接待、洗发和助理工作，工作内容包含问询、端茶倒水、收银、打扫卫生、晾晒毛

巾、消毒器具、并协助发型设计师进行洗头、简单的烫染、养护和定型，处于美发

业底层的岗位，并没有接触美发核心业务。而青年男性 ( 18 ～ 22 岁) 主要从事助理

发型设计师和发型设计师工作。中年女性 ( 23 ～ 30 岁) 人数较少，主要从事理发技

师和高级发型设计师的工作。① 而中年男性 ( 23 ～ 30 岁) 主要从事技师长、高级和

首席设计师，甚至店长的工作。年长女性 ( 31 ～ 40 岁) 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底层

的从事保洁工作，高层的从事美发培训讲师、执行经理和店长的工作。底层位置的

年长女性主要出现在 A 理发店，因为 A 理发店具有自己的保洁团队，她们主要从事

洗毛巾、收拾东西、理发器具消毒等清洁工作。而 B 美发店的清洁服务主要用的外

包服务，比如洗毛巾是外包给专业的美发清洁公司，主要对毛巾进行清洗和消毒。

在高层职位的年长女性主要从事讲师和店长工作，她们一般从理发师晋升和转型。

执行经理和店长是转型进入管理系列，需要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良好的管理能力。

而年长男性 ( 31 ～ 40 岁) 处在美发行业技术和时尚领域最高端的位置，一般从理发

师做到首席发型师、整体造型师、店长和区域经理。他们除了具有高超的理发技术

外，还具有整体造型设计的时尚审美能力，可以为顾客提供私人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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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发业劳动分工体系中不同年龄的两性职业发展比较

分工等级 青年女性 青年男性 中年女性 中年男性 年长女性 年长男性

前台、清洁工 接待前台 清洁阿姨

理发学徒 洗发妹 洗护学徒

设计助理 发型设计助理 发型设计助理

普通设计师 理发技师 理发技师 技师长

高级设计师 高级设计师 高级设计师

首席设计师 首席设计师 首席设计师

整体造型师、
美发培训讲师

培训讲师 整体造型师

店长 店长 执行店长 店长

经理 区域经理

我们不难发现，在青、中、老三个年龄维度中，女性从业人员与男性相比，都

处在较为弱势的职业发展地位，晋升空间有限。在美发业劳动分工从低到高的向上

流动中，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职业晋升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获得较大的职

业晋升空间，而女性的职业晋升则受到阻碍，发生分化，多数女性渐渐淡出美发业，

只有极少数女性可以晋升到高端位置。而这种劳动分工体系背后的社会机制，则是

围绕着性别与年龄产生的多重社会想象。

五、想象交会性: 性别与年龄的多重想象

通过对北京市 A 理发店与 B 美发店的调查发现，美发业中存在着基于性别与年

龄展开的劳动分工模式，而这种劳动分工源于雇主、顾客、原生家庭、美发业从业

人员等围绕着性别与年龄交会性形成的多重想象。这些社会想象一方面建构了基于

性别与年龄的劳动分工体系，另一方面也形塑着美发业从业者的个体生命体验。在

这个过程中，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协

商与再造的过程。本节将通过三个社会建构过程来解读社会想象对劳动分工体系形

成的作用: 第一是围绕性别维度而展开的社会想象; 第二是将年龄维度引入，形成

性别与年龄交会的多重社会想象; 第三是结构限制下的多面性的自我想象。而多重

社会想象层层推进的过程也为我们展示了在结构性力量和个体能动性互动形成的身

份类别之上的多重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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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于性别的想象

美发业雇主、顾客、原生家庭和从业人员对性别的社会想象体现出其对两性不

同的性别角色期待，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性别气质相契合。无论是在 A 理发店还

是 B 美发店，我们都发现了一种围绕着性别展开的社会想象: 女性往往被想象成温

柔体贴、善于沟通的; 她们不善于从事技术性和时尚性的工作，而且性格软弱，不

能吃苦受累。相反，男性则被想象为吃苦耐劳、性格坚韧，善于从事技术性和时尚

性的工作。而这种性别想象毋宁说是雇主、顾客、美发业从业人员等不同社会行动

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雇主的想象。女性想要进入美发业工作并不困难，但雇主对其技术能力

和职业发展前景却存在一定质疑。雇主往往会以传统的女性气质来想象女性，认为

她们温柔、体贴、善于沟通、亲和力强，而且对时尚有基本的了解，这些想象比较

符合前台、迎宾、洗头妹等助理性职位需要。例如，店主威哥说: “我们希望要一

些女生，因为女生亲和力比较强，这样比较适合做前台接待、收银和一些辅助性的

工作。”① 同时，一些雇主又认为，女性不具备技术和时尚审美发展的潜力，职业发

展不稳定，不能吃苦耐劳，做不到高层。例如，雇主亮哥表示: “女的干这行不稳

定，不能吃苦，干不了多久就走了，结婚生孩子去了。”② 相反，男性在雇主这里则

被想象成这些女性特质的对立面: 性格坚毅、敢于挑战、技术和时尚审美力更强、

在美发业发展前景更好。例如，B 美发店经理说: “我们不爱招女的做理发师，女性

没有美感 ( 时尚审美力) 。顾客一般喜欢男性做发型设计，其实男性更懂女性美。”③

所以，雇主对从业人员进入行业的角色期待是性别化的，这种性别化的社会想象把

女性限制在美发业低端的位置，限制了女性进入行业、学习发展和职业晋升的机会。

其次，顾客的想象。美发业作为服务行业，主要按照市场需求为顾客提供多样

化美发服务，顾客的认可和支持成为理发师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顾客一般认为男性

理发师的技术和时尚审美力比女理发师好。一位男顾客表示: “我一般都不会让女

的碰我的头发，上次去一家分店，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理发师，当场我就把她晾在一

边，就等其他男理发师给我剪。”④ 另一位女顾客说: “我觉得男性更懂女性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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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找男的。女的审美力还是不行，就像顶尖的厨师都是男的一样。”① 在顾客的

性别想象里，男性比女性更能胜任技术性和时尚性的工作。顾客往往 “认为女性一

般不能掌握高端的理发技术”，而 “男性理发师逻辑思维强、会思考、会做出不一

样的发型”②。

最后，从业人员的想象。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男女两性从业人员的社会想象具有

不同的特征。一方面，男性从业人员往往会从技术水平、时尚审美力与心理素质方面，

而不是性别的角度去解读行业内的劳动分工，认为美发业不存在性别歧视，分工差异

是女性自身能力和素质造成的。譬如，男性往往认为女性不能胜任发型设计师，是因

为发型设计师需要面对不同的顾客，如果顾客对美发服务不满意，则发型师需要承受

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女性一般比较软弱，并不能很好地处理心理压力。一位高级发型

设计师说: “记得有个女理发师给人理发，中途被要求换人，都哭了。中途被换人，

自尊心很强，觉得自己接受不了，就渐渐退出了这个职位。”③ 一些男发型设计师也表

示，女性没有审美设计的悟性、没有吃苦坚持的精神，不愿意学习钻研技术，所以在

这个行业做不好。另一方面，女性从业人员也默认女性在心理素质、耐心、技术和审

美力等方面都不如男性，对于男性的想象则是更坚强、能坚持、有耐心，更能胜任有

创造性和挑战性的工作。例如，一位女性设计师认为: “现在理发店男性多，干得好，

男性比女性更有耐心、技术好，脑子好使，剪发技术的基本功更扎实，能迎接工作的

挑战。”④ 另一位女理发师也表示: “现在美发店高端的位置都讲造型设计，时尚审

美力也体现技术水平，女的一般都做不到整体造型设计的职位。”⑤

在这里，雇主、顾客和从业人员自身对于性别的社会想象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

量，形塑着美发业从业人员的角色认同与行动取向，造成女性渐渐处于边缘化位置

的后果，建构了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体系。

( 二) 性别与年龄的想象

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围绕着性别产生出来的多重社会想象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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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气质不谋而合。但当我们把年龄变量引入性别化的社会想象机制时，形成了性别

与年龄交会性的多重社会想象，这种社会想象对不同年龄的两性职业发展具有更多

样化和情境化的解读。

首先，对于青年人而言，女性可以利用年龄优势获得工作机会，男性则可以因

为年轻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在传统的性别想象中，女性被认为没有上进心、坚持

精神和技术悟性，但把年龄变量纳入后，她们又被认为是具有 “优势”的。这些青

年女性是可以吃 “青春饭”的，她们可以将自己的青春和美丽转化为工作机遇

( Hanser，2005; Gaetano，2015) 。青青的工作是前台接待，她说: “入职没有太多

的技术性门槛。现在理发行业的助理都喜欢要女生，包括前台啊，收银啊，都需要

女生。”① 一位顾客也称: “现在理发店服务都比以前丰富了，一些小女孩给你服务，

一会儿端茶倒水、一会儿给你按摩，还一口一个哥哥、姐姐地叫，让我们顾客觉得

很舒服。”② 而青年女性也试图通过时尚的打扮和温柔的服务，靠近雇主和顾客的社

会想象来完成工作。一方面，年龄作为一种结构性限制的资本逻辑，可能把青年女

性固定在低端服务性的职位，限制她们的培训投入、组织支持和职业发展空间; 另

一方面，年龄也可以成为青年女性反抗压迫限制的资本，她们不仅迎合顾客与雇主的

社会想象，通过学习新潮时尚、符合城市年轻女性气质的穿衣打扮与服装造型，来进

一步彰显自己的魅力、完成分内的工作，还可以利用年轻的资本积极与顾客互动，以

温柔关怀式的微笑服务来获得顾客和其他员工的认可，以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

对于青年男性，同样是吃 “青春饭”，附着在 “性别化年龄”之上的社会想象

让其比青年女性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机遇，“青春”能更有利地转换为成长的潜力与

发展的资本。如上文所述，虽然女性的 “年轻身份”可以成为其反抗压迫的资本，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年轻身份往往还是会与技术不成熟与工作不稳定的社会想象

联系在一起，成为限制其职业发展的约束性力量。而男性的 “年轻身份”则体现一

种掌握时尚品位的资本，意味着职业发展的潜力。雇主与原生家庭都倾向于将青年

男性想象为潜力股、有职业前途的、值得投资的。一位青年男性说: “公司每年都

要送我去听讲座，主要听欧美和日韩风格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培训一般 1 ～ 3 天，

费用 3000 元到 6000 元不等。”③ 而这些培训对于那些青年女性则往往是可望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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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的。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年龄在青年男性与女性从业者社会想象中所扮演的结

构性的角色。对于青年女性从业者来说，年龄可以是限制性的、压迫性的，也可以

是赋权的力量: 对她们温柔体贴的想象使得她们可以更顺利地找到工作，但同时对

她们不成熟、不稳定的想象也使得她们在劳动分工中的向上流动举步维艰; 同时，

她们在日常工作中也能迎合并利用这些或正面或负面的社会想象，来谋求更好的职

业发展的空间。对于青年男性从业者来说，年龄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赋权性的力量:

年轻不仅仅可以成为某些缺点 ( 如技术上的不成熟) 的借口，它还代表着巨大的发

展潜力与投资价值。

其次，对于中年人而言，关于女性的社会想象，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雇主、

顾客，甚至美发业从业人员自身，对于其 “外表漂亮、温柔体贴、善于沟通”的想

象就渐渐褪色，也丧失了对女性青春年华和女性特质的利用空间，而女性 “不适合

技术性工作、不稳定性、没有时尚审美力”的特征则被进一步放大，尤其是与中年

男性相比。因而，很少有女性能够成为高级发型设计师和首席发型设计师，即使能

够成为发型设计师，其职业地位、受欢迎程度与职业发展前景等诸多方面也远远不

如中年男性。此外，虽然一些雇主和理发师认为男女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差别，只要

努力都能干好，但他们却关注到女性中年阶段的一些现实特征: “女性在这个年龄

阶段要结婚生孩子，要照顾家人，而理发店一般的工作时间是 12 个小时，一周只休

息一天，周末不能休息。这样女性就没有时间照顾家人，所以女理发师都渐渐退出

理发行业了。”① 而一些顾客认为: “美发业要给人设计出具有审美力的发型，而中

年女性结婚之后，往往就丧失了对美的追求。”② 对比中年男性从业者，年龄的增长

反而会成为加分项。雇主与顾客都倾向于将中年男性想象为吃苦耐劳、性格坚韧、

善于从事技术性和时尚性工作，而且经验丰富、技术水平日臻成熟。

再次，对于年长者而言，艾寒瑟 ( Hanser，2005 ) 与何明洁 ( 2007 ) 的研究都

表明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于年轻女性的青睐与对年长女性的歧视，而我们的研究也

部分地证实了年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在 A 理发店，部分年长

女性主要从事清洁与杂务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些年长女性能从事理发店店长

和美发培训师的工作。而年长女性所面临的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也与不同的社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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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围绕着性别与年龄所产生的社会想象不无关联。一方面，雇主和顾客都认为这

种清洁打扫的工作更适合年长女性。A 理发店的店长说: “都是家庭妇女，心细会

干家务，这种洗毛巾和打扫的工作很适合她们。而且和年轻的 ( 女性) 比，她们更

任劳任怨，也不会争什么东西，又没有技术，能干这个就不错了。”① 此外，一些年

长女性理发师可以转型去理发行业高端的位置，如美发培训讲师和店长，但这往往

被一些从业者归因于她们的技术困境: 女性能做店长是因为她们技术不好，转型为管

理层或是培训师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在这些社会想象中，即使女性从业者可以在美发

业分工体系中晋升到更高的职位，获得很好的职业发展空间，也往往被不同的社会行

动者归因于一种负面的性别想象。正如一位男发型师所说: “我们店长就是女的，确

实她管理得很好，但是其实她的美发技术不行，不然怎么转管理去了，像美发培训师

也有女的，但那些都是非技术类的岗位。”② 对于年长男性，年龄成为其职业成功的标

志，雇主与顾客都将年长男性想象为一种事业成功者和具有魅力的领导者形象。他们

兢兢业业钻研技术和时尚，在美发业从理发师做到了首席设计师、整体造型师、店长，

甚至雇主的位置，并且性格坚韧、技术完善、经验丰富、时尚审美力成熟。

在这里，年龄和性别的交会性的多重想象，呈现了更多元化、过程性和情境性

的社会建构的图景。年龄维度的引入，让我们关注到从业人员生命历程的过程性体

验和职业生涯的阶段性特点。这种基于年龄维度的社会想象，成为一种中介机制，

形塑了交会性的劳动分工体系和主体的多元生命体验。

( 三) 结构限制下的自我想象

为了更好地呈现结构性力量与主体能动性的互动关系，突出女性主体能动性的

生命经验，本文重点分析结构限制下的女性主体不同的自我想象。以期待更好地反

映女性主体的能动性与结构性、规范性力量的互动过程。结构限制下的自我想象是主

体能动性的体现，呈现结构限制下主体的妥协、协商和反抗的过程。在与不同行动主

体、不同的社会想象的互动过程中，一些女性从业者认同了传统的性别气质，遵循了

传统性别角色的期待，另外一些女性从业者在社会想象框架中寻找资源、利用资源，

产生了偏离和叛逆的自我想象，进而形塑了其偏离、挑战和反抗的行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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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型的自我想象体现出结构性力量对主体能动性的限制与规训。女性从业者

主要按照传统性别气质框架选择自我职业投入和发展方向。大部分被访女性的自我

想象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社会想象一致。她们困于传统的性别规范框架中，按照结

构性约束的社会想象建立其自我想象。女性从业者认为美发业职业发展太艰苦，女

性的技术悟性差，审美力比不上男性，并且她们会以自己未来作为人妻、人母的想

象来限制自己的职业发展空间。一位女助理 ( 青年) 说: “我也想成为理发师，但

是过程太艰难，太辛苦。”① 一位女发型设计师 ( 中年) 表示: “现在还可以干干，

以后结婚生孩子就不能干了，传统观念女的都要跟男的走，照顾家人更重要。”② 此

外，她们也会认为美发机构工作环境中的化学元素和有毒物质对于她们将会作为母

亲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一位女发型设计师 ( 中年) 说: “这个工作不能干时间

长，男性还好一些，染发、烫发的药水对女性的身体伤害很大，每年都会裂手。”③

传统型的自我想象把女性置于传统的性别规范中，至于为人妻母是否意味着女性必

须要放弃职业发展，抑或是那些化学元素和有毒物质对于男性与女性的影响在多大

程度上是不同的，她们并不关心。因为受限于传统的性别规范的框架，这些女性从

业人员往往不能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并渐渐处于边缘化的职业地位，甚至渐

渐淡出这个行业。

一些女性从业者虽然受到传统性别规范的影响，但是在自我想象中形成不同程

度的解读和行为取向，体现了主体能动性的协商过程，进而建构了女性不同的职业

发展路径。一些女性被访者的个人想象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社会想象。例如，一些

“洗头妹”表示自己非常热爱美发行业，虽然家庭不支持，店里的政策偏向男性，

但是她们还是会以成为高级发型设计师为目标坚持做下去。一位洗头妹说: “我可

以结婚的时候先离开，等孩子长大了再回到工作岗位。”④ 一位女店长也表示: “化

学药水没有这么严重，哪个行业没有一些职业危害呢，应该不会对结婚生孩子有什

么实质的影响。”⑤ 这种自我想象虽然没有逃离女性作为照顾者的传统性别规范，但

对于认为女性“不适合干这行、年轻女性不稳定、结婚之后就会离开”的社会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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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一种偏离。因此，她们坚持向更高的职位努力，在行业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

间，通过努力，能够晋升到一些高端的职位。

叛逆型的自我想象比偏离型更具有反抗性，它体现了女性从业者在社会想象框

架中寻找资源、利用资源，建构一种完全否定传统性别观念的想象，并通过采取实

际反抗的行为，试图突破结构性压力。这种反抗性更多地体现在女性自我想象下的

行动力，以实现对等级劳动分工体系的突破。在美发业等级劳动分工体系中，我们

也能找到一些高端的女性从业者，她们往往具有反抗传统性别文化的自我想象。一

位女店长说: “我就是要突破传统限制，在这个行业做到领先，我的技术很好，管

理能力也很强。我能当店长是因为理发业各个工种我都干过，很熟悉，店里的理发

师技术上出现什么错误我都能指出来，如果店里很忙，我还可以上手帮他们。要成

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其实对技术的熟练掌握和背后的理解是很重要的。”① 另一位女

高级发型设计师说: “理发业为什么就是男人的事业? 我们女人也有事业心，并且

比男性还有责任心，是因为社会观念认为我们不行，组织也不给支持。”② 在处于高

端位置的女性的自我想象中，更多是反思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突破职业发展的限

制，甚至是将这种“反叛”付诸行动实践。一些女性从业者与培训师开始通过教育

培训的方式倡导性别平等的理念，来突破性别不平等机制，改变女性从业者的自我

想象。一位女培训师表示: “我一场下来就最少有 300 个 ( 学员) ，最多 1000 个学

员……我会去启迪这些年轻人的心灵，鼓励她们突破传统观念的限制，勇敢追求自

己的梦想。你看，我就是最好的例子。”③ 我们发现，这种具有叛逆型自我想象的女

性从业者更容易突破传统性别化机制的结构性压迫，进而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基于性别与年龄的多重想象下的自我想象具有多

元面向，通过在想象互动中的妥协、协商和反抗的过程，呈现了主体的能动性和选

择的情境性。她们有的限制在传统的社会性别框架中，有的通过积极调试，一定程

度上改变传统观念的束缚，更有一些通过认知建构和个体行动反抗现有的结构性力

量，试图超越规范、挑战自我。这三类群体在多重社会想象下，具有不同的自我想

象和行动取向，这丰富了社会想象机制建构性力量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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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结与讨论

本文分析发现，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在形塑美发业的劳动分工中扮演着建构性的

角色。正如陈娜所说，“当社会想象被转译为共识，它就被象征化了。正是作为象征

的社会想象促发了社会行动与公共行为” ( Channa，2013: 35) 。当然，从这个意义上

说，我们似乎很难区别想象与现实: 上述讨论中很多所谓的“社会想象”不都是的的

确确存在的吗? 本文所讨论的社会想象是作为社会结构的规范性力量的延续，只有通

过个人主体想象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而个人的主体性想象自然是建基于其所观察、

所经历的社会现实。而同时，社会想象又规定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是可能的，它会反

过来形塑社会现实。我们发现，结构性力量不是简单直接地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个体

社会想象的过程作用于不同个体。而个体的社会想象，也展现了一种能动性与主体性

的多样面孔，并以一种多元、动态和情境化的方式呈现主体对结构性规范顺从、协商

和反抗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社会想象的理论引入交会性的研究范式无疑是一

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创新。总而言之，社会想象作为社会结构的规范性力量与个体能动

性和主体性之间的媒介，一方面，通过其与社会现实的辩证关系延续了社会规范的规

训力量; 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借助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才能得以实现，因而构成了能

动性的所在与不同可能性领域之间的协商 ( Appadurai，1990) 。在上文的讨论中，笔

者将社会想象应用于交会性分析的努力，事实上是建基于不同行动者的主体想象及其

背后的真实生命经验，而非刻板的、静态的身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想象”交

会性的思路可以为交会性研究中围绕着身份问题展开的争论打开新的可能。

对北京美发业劳动分工的分析表明，不同社会行动者围绕着性别与年龄之交会

性所产生的多重社会想象至关重要: 它既是一种结构性力量，又体现出不同社会情

境下个体能动性对性别与年龄维度的多元化的重新解读与行动策略。虽然这些社会

想象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关于男性与女性、青年、中年和年长的某些 “共识”却能

够显示出社会规范对于个体生命的规训与形塑。同时，这些规范力量基于主体自身

的想象内化，又进一步呈现偏离、挑战甚至超越规范性力量的可能。在这里，我们

看到了将社会想象引入交会性范式的意义。笔者认为 “社会想象”构成了一种中介

机制，可以弥合强调社会结构力量和个体能动性力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想象”

交会性放弃将身份类别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转而去检视身份类别是如何被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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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也避免了过分强调身份类别而带来的静态化的、刻板印象化的、本质主义

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忽略个体经验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想象

作为社会规范性力量规训个体的中间媒介的角色。这就既要求我们以过程的视角观

察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又要求我们看到这种互动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寻找

冲破规范性的空间和可能性。

除了回应交会性研究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立场之间的争论，“想象”交会

性还可以为我们在中国语境中思考、使用、发展和修正交会性的研究范式打开新的

思路。交会性的研究范式是从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与社会运动中脱胎出来，因此统

一的女性身份在交会性研究范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种族、阶级、性等不同的

权力维度被西方学者纳入了交会性研究范式之中时，这种身份政治也被拓展到了其

他的维度，而交会性范式在被应用的过程中才会被批评说它预设了性别、种族等身

份类别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那么，类似的身份类别在中国社会中真的存在吗?

即使存在，这种身份背后所附着的意义与西方社会有何异同，而这些异同又如何限

制了交会性研究范式在中国语境中的解释力? 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想象”交会性的视角放弃了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身份类别，转而聚焦于附着于这

些身份类别之上的社会意义是如何在结构性力量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协商过程中被

生产出来的。这些意义之生成无疑是依赖于中国社会的语境，甚至是一些更为具体

的情境中，而非身份类别本身。正是在这里，笔者相信，交会性在中国社会的 “理

论旅行”能够更有意义 ( 李琪、罗牧原，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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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tegration and remodelling stage ( 2004 － present) . Overall，the development of petitioning system is a

dual process indicating both evolution and involution，that is，the petitioning system has been expanding

and substantializing in the structure on the one fold，but has been functionally losing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n the other fold. It is the imminent dilemma facing the petitio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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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Chengbin ＆ Liu Lu 179……………………………………………………………

Abstract: According to“Narcotics Control Law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labor management

can be auxiliary aids for the correction of drug addiction. However，the detoxification centres manipulate

productive labor as a space-monitoring and time-planning tool to reduce management risks and gain

profits. As a result，the goal of productive labor is shifted from rehabilitation of drug addiction to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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